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庚辰、已卯回前批：绛芸轩梦兆是金针暗度法，夹写月钱是为袭人渐入金

屋地步(庚辰：渐入金屋“步位”)；梨香院是明写大家蓄戏不免奸淫之陋，

可不慎哉，慎哉!】蒙本回末批同。 

  【蒙回前总批：造物何当作主张，任人禀受福修长。画蔷亦自非容易，

解得臣忠子也良。】 

 

  话说贾母自王夫人处回来，见宝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欢喜。因怕

将来贾政又叫他，遂命人将贾政的亲随小厮头儿唤来，吩咐他“以后倘有会

人待客诸样的事，你老爷要叫宝玉，你不用上来传话，就回他说我说了：一

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

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那小厮头儿听了，领命而去。贾母又命李嬷

嬷、袭人等来，将此话说与宝玉，使他放心。那宝玉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

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今日得了这句话，越发

得了意，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亦发都随他

的便了，日日只在园中游卧，不过每日一清早到贾母、王夫人处走走就回来

了，却每每甘心为诸丫嬛充役，竟也得十分闲消日月。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

导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

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

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

德！”【蒙侧批：宝玉何等心思，作者何等意见，此文何等笔墨！】因此祸

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

些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 



  闲言少述。如今且说王凤姐自见金钏死后，忽见几家仆人常来孝敬他些

东西，【蒙侧批：为当涂人一笑。】又不时的来请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惑，

不知何意。这日又见人来孝敬他东西，因晚间无人时笑向平儿道：“这几家

人不大管我的事，为什么忽然这么和我贴近？”平儿冷笑道：“奶奶连这个

都想不起来了？我猜他们的女儿都必是太太房里的丫头，如今太太房里有四

个大的，一个月一两银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几百钱。如今金钏儿死

了，必定他们要弄这两银子的巧宗儿呢。”凤姐听了，笑道：“是了，是

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这些人也太不识足，钱也赚够了，苦事情又侵不

着，弄个丫头搪塞着身子也就罢了，又还想这个。也罢了！他们几家的钱，

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这是他们自寻的！送什么来，我就收什么！横竖我

有主意。”【蒙侧批：难见高论！而其心思则不可问矣。任事者戒之。】凤

姐儿安下这个心，所以自管迁延着，等那些人把东西送足了，然后剩空方回

王夫人。 

  这日午间，薛姨妈母女两个与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里大家吃东西呢，

凤姐儿得便回王夫人道：“自从玉钏儿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个人。太

太或看准了那个丫头好，就吩咐，下月好发放月钱的。”王夫人听了，想了

一想，道：“依我说，什么是例必定四个、五个的，够使就罢了，竟可以免

了罢。”凤姐笑道：“论理，太太说的也是。这原是旧例，别人屋里还有两

个呢，太太倒不按例了。况且省下一两银子也有限。”王夫人听了，又想一

想，道：“也罢，这个分例只管关了来，不用补人，就把这一两银子给他妹

妹玉钏儿罢。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场，没个好结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个

双分子也不为过于了。”凤姐答应着，回头找玉钏儿，笑道：“大喜，大

喜。”玉钏儿过来磕了头。王夫人问道：“正要问你，如今赵姨娘、周姨娘

的月例多少？”凤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两。赵姨娘有环兄弟的二两，

共是四两，另外四串钱。”王夫人道：“可都按数给他们？”凤姐见问的奇



怪，忙道：“怎么不按数给！”王夫人道：“前儿我恍惚听见有人抱怨，说

短了一吊钱，是什么原故？”凤姐忙笑道：“姨娘们的丫头，月例原是人各

一吊。从旧年他们外头商议的，姨娘们每位的丫头分例减半，人各五百钱，

每位两个丫头，所以短了一吊钱。这也抱怨不着我，我倒乐得给他们呢，他

们外头又扣着，难道我添上不成？这个事我不过是接手儿，怎么来，怎么

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倒说了两三回，仍旧添上这两分的。他们说只有这个

项数，叫我也难再说了。如今我手里每月，连日子都不错，给他们呢。先时

在外头关，那个月不打饥荒，何曾顺顺溜溜的得过一遭儿？”【蒙侧批：能

事能言。】王夫人听说，也就罢了，半日又问：“老太太屋里几个一两

的？”凤姐道：“八个。如今只有七个，那一个是袭人。”王夫人道：“这

就是了。你宝兄弟也并没有一两的丫头，袭人还算是老太太房里的人。”凤

姐笑道：“袭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过给了宝兄弟使。他这一两银子还在老

太太的丫头分例上领。如今说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人，裁了这一两银子，断然

使不得。若说再添一个人给老太太，这个还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须得

环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才公道均匀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个大丫头，每月人

各月钱一吊，佳蕙等八个小丫头，每月人各月钱五百，还是老太太的话，别

人如何恼得气得呢。”薛姨娘笑道：“只听凤丫头的嘴，倒象倒了核桃车子

的，只听他的帐也清楚，理也公道。”凤姐笑道：“姑妈，难道我说错了不

成？”薛姨妈笑道：“说的何尝错，只是你慢些说岂不省力。”凤姐才要

笑，忙又忍住了，听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凤姐儿道：“明儿挑

一个好丫头送去老太太使，补袭人，把袭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

十两银子里，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来给袭人。【蒙侧批：写尽慈母苦心。】以

后凡事有赵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袭人的，只是袭人的这一分都从我的分例

上匀出来，不必动官中的就是了。”凤姐一一的答应了，笑推薛姨妈道：

“姑妈听见了，我素日说的话如何？今儿果然应了我的话。”薛姨妈道：



“早就该如此。模样儿自然不用说的，他的那一种行事大方，说话见人，和

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这个实在难得。”王夫人含泪说道：“你们那里知道

袭人那孩子的好处？【己卯、庚辰、有正、蒙，双行夹批：“孩子”二字愈

见亲热，故后文连呼二声“我的儿”。】比我的宝玉强十倍！【己卯、庚辰、

有正、蒙，双行夹批：忽加“我的宝玉”四字，愈令人堕泪，加“我的”二

字者，是的显袭人是“彼的”。然彼的何如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气又

恨，宝玉罪有万重矣。作者有多少眼泪写此一句，观者又不知有多少眼泪

也。】（庚辰“是彼的”作“是被的”。有正“恨”作“愧”）宝玉果然是有

造化的，能够得他长长远远的伏侍他一辈子，也就罢了。”【己卯、庚辰、

有正、蒙，双行夹批：真好文字，此批得出者。】（有正“此批”作“写”）

凤姐道：“既这么样，就开了脸，明放他在屋里岂不好？”王夫人道：“那

就不好了，一则都年轻，二则老爷也不许，三则那宝玉见袭人是个丫头，纵

有放纵的事，倒能听他的劝，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袭人该劝的也不敢十分劝

了。【蒙侧批：苦心！作子弟的读此等文章能不坠泪？】如今且浑著，等再

过二、三年再说说。” 

  说毕半日，凤姐见无话，便转身出来。刚至廊檐上，只见有几个执事的

媳妇子正等他回事呢，见他出来，都笑道：“奶奶今儿回什么事，这半天？

可是要热着了。”凤姐把袖子挽了几挽，跐着那角门的门槛子，【蒙侧批：

能事得意之人如画。】笑道：“这里过门风倒凉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诉

众人道：“你们说我回了这半日的话，太太把二百年头里的事都想起来问

我，难道我不说罢。”又冷笑道：“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样克毒事了。抱怨

给太太听，我也不怕。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别

作娘的春梦！明儿一裹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蒙侧批：的真活现。】如今裁

了丫头的钱，就抱怨了咱们。也不想一想是奴几【蒙本将“是奴己”改为

“自己”】，也配使两三个丫头！”一面骂，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贾母



话去，不在话下。 

  却说王夫人等这里吃毕西瓜，又说了一回闲话，各自方散去。宝钗与黛

玉等回至园中，宝钗因约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回说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

了。宝钗独自行来，顺路进了怡红院，意欲寻宝玉谈讲，以解午倦。不想一

入院来，鸦雀无闻，一并连两只仙鹤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宝钗便顺着游廊来

至房中，只见外间床上横三竖四，都是丫头们睡觉。转过十锦槅子，来至宝

玉的房内。宝玉在床上睡着了，袭人坐在身旁，手里做针线，旁边放著一柄

白犀麈。宝钗笑近前来，悄悄的笑道：“你也过于小心了，这个屋里那里还

有苍蝇蚊子，还拿蝇帚子赶什么？”袭人不防，猛抬头见是宝钗，忙放下针

线，起身悄悄笑道：“姑娘来了，我倒也不防，唬了一跳。【蒙侧批：问情

问景，随便拈来，便是佳文佳语。】姑娘不知道，虽然没有苍蝇蚊子，谁知

有一种小虫子，从这纱眼里钻进来，人也看不见，只睡着了，咬一口，就象

蚂蚁夹的。”宝钗道：“怨不得，这屋子后头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儿，这屋

子里头又香。这种虫子都是花心里长的，闻香就扑。”说著，一面又瞧他手

里的针线，原来是个白绫红裹的兜肚，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

叶，五色鸳鸯。宝钗道：“嗳哟，好鲜亮活计！这是谁的，也值的费这么大

工夫？”袭人向床上努嘴儿。【蒙侧批：妙形景。】宝钗笑道：“这么大了，

还带这个？”袭人笑道：“他原是不带，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见由

不得不带。如今天气热，睡觉都不留神，哄他带上了，便是夜里总盖不严些

儿，也就罢了。你说这一个就用了工夫，还没看见他身上现带的那一个

呢！”宝钗笑道：“也亏你奈烦。”袭人道：“今儿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仾

的怪酸的。”【蒙侧批：随便写来，有神有理，生出下文多少故事。】又笑

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来。”说着便走了。宝钗只顾看

着活计，便不留心，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见那活

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 



  不想林黛玉因遇见史湘云约他来与袭人道喜，二人来至院中，见静悄悄

的，湘云便转身先到厢房里去找袭人。林黛玉却来至窗外，隔着纱窗往里一

看，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随便睡着在床上，宝钗坐在身旁做针线，旁

边放着蝇帚子，林黛玉见了这个景儿，连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

来，招手儿叫湘云。湘云一见他这般景况，只当有什么新闻，忙也来一看，

也要笑时，忽然想起宝钗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不让人，

怕他言语之中取笑，便忙拉过他来道：“走罢。我想起袭人来，他说午间要

到池子里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们那里找他去。”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

了两声，只得随他走了。【蒙侧批：触眼偏生碍，多心偏是痴。万魔随事

起，何日是完时。】 

  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

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这话，不

觉怔了。【蒙侧批：请问：此“怔了”是呓语之故，还是呓语之意不妥之

故？猜猜。】忽见袭人走过来，笑道：“还没有醒呢。”宝钗摇头。袭人又

笑道：“我才碰见林姑娘、史大姑娘，他们可有进来？”宝钗道：“没见他

们进来。”因向袭人笑道：“他们没告诉你什么话？”袭人笑道：“左不过

是他们那些玩话，有什么正经说的。”宝钗笑道：“他们说的可不是玩话，

我正要告诉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 

  一句话未完，只见凤姐儿打发人来叫袭人。宝钗笑道：“就是为那话

了。”袭人只得唤起两个丫嬛来，一同宝钗出怡红院，自往凤姐这里来。果

然是告诉他这话，又叫他与王夫人叩头，且不必去见贾母，倒把袭人不好意

思的。见过王夫人急忙回来，宝玉已醒了，问起原故，袭人且含糊答应，至

夜间人静，袭人方告诉。【蒙侧批：夜深人静时，不减长生殿风味。何等告

法？何等听法？人生不遇此等景况，实辜负此一生！】宝玉喜不自禁，又向

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趟，回来就说你哥



哥要赎你，又说在这里没着落，终久算什么，说了那么些无情无义的生分话

唬我。【己卯、庚辰、有正、蒙，双行夹批：“唬”字妙！尔果条明决男

子，何得畏女子唬哉？】(有正、蒙批：“条”作“系”；有正：“何得畏”

作“何得”）从今以后，我可看谁来敢叫你去。”袭人听了，便冷笑道：

“你倒别这么说。从此以后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连你也不必告诉，只回

了太太就走。”宝玉笑道：“就便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别人听

见说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没意思。”袭人笑道：“有什么没意思，难道作了

强盗贼，我也跟着罢。再不然，还有一个死呢：人活百岁，横竖要死，这一

口气不在，听不见，看不见，就罢了！”【蒙侧批：自古至今，大凡大英雄

大豪杰，忠臣孝子，至其真极，不过一死，呜呼哀哉！】宝玉听见这话，便

忙握他的嘴，说道：“罢，罢，罢，不用说这些话了。”袭人深知宝玉性情

古怪，听见奉承吉利话，又厌虚而不实，听了这些尽情实话，又生悲感，便

悔自己说冒撞了，连忙笑着用话截开，只拣那宝玉素喜谈者问之。先问他春

风秋月，再谈及粉淡脂莹，然后谈到女儿如何好，又谈到女儿死，袭人忙掩

住口。宝玉谈至浓快时，见他不说了，便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

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

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

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

地！所以这皆非正死。”【庚辰眉批：玉兄此论大觉痛快人心。绮园。】袭

人道：“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

勇，踈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

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污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

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弃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

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

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蒙侧批：此一段议论文武之死，真真确确的非凡



常可能道者。】【庚辰眉批：死时当知大义，千古不磨之论。绮园。】比如我

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时的，如今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

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

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袭人忽见说出这些疯话

来，忙说困了，不理他。那宝玉方合眼睡着，至次日也就丢开了。 

  一日，宝玉因各处游的烦腻，便想起《牡丹亭》曲来，自己看了两遍，

犹不惬怀，因闻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小旦龄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

出角门来找时，只见宝官玉官都在院内，见宝玉来了，都笑让坐。宝玉因

问：“龄官独在那里？”众人都告诉他说：“在他房里呢。”宝玉忙至他房

内，只见龄官独自倒在枕上，见他进来，文风不动。【蒙侧批：另有风味。】

宝玉素习与别的女孩子顽惯了的，只当龄官也同别人一样，因进前来身旁坐

下，又陪笑央他起来唱“袅晴丝”一套。不想龄官见他坐下，忙抬身起来躲

避，正色说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宝玉

见他坐正了，再一细看，原来就是那日蔷薇花下划“蔷”字那一个。又见如

此景况，从来未经过这番，被人弃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

宝官等不解何故，因问其所以。宝玉便说了，遂出来。【蒙侧批：非龄官不

能如此做事，非宝玉不能如此忍。其文冷中浓具意蕴而。诚有“富贵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之意。】宝官便说道：“只略等一等，蔷二爷来了叫他

唱，是必唱的。”宝玉听了，心下纳闷，因问：“蔷哥儿那去了？”宝官

道：“才出去了，一定还是龄官要什么，他去变弄去了。” 

  宝玉听了，以为奇特，少站片时，果见贾蔷从外头来了，手里又提着个

雀儿笼子，上面扎着个小戏台，并一个雀儿，兴头头往里走着找龄官。见了

宝玉，只得站住。宝玉问他：“是个什么雀儿，会衔旗串戏台？”贾蔷笑

道：“是个玉顶金豆。”宝玉道：“多少钱买的？”贾蔷道：“一两八钱银

子。”一面说，一面让宝玉坐，自己往龄官房里来。宝玉此刻把听曲子的心



都没了，且要看他和龄官是怎样。只见贾蔷进去笑道：“你起来，瞧这个顽

意儿。”龄官起身问是什么，贾蔷道：“买了雀儿你顽，省得天天闷闷的无

个开心。我先顽着你看。”说着，便拿些谷子哄的那个雀儿果然在戏台上乱

串，衔鬼脸旗帜。众女孩子都笑道“有趣”，独龄官冷笑了两声，赌气仍睡

去了。贾蔷还只管陪笑，问他好不好。龄官道：“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

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

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贾蔷听了，不觉

慌起来，连忙赌身立誓。又道：“今儿我那里的脂油蒙了心！费一二两银子

买他来，原说解闷，就没有想到这上头。罢，罢，放了生，免免你的灾

病。”【蒙侧批：此一番文章为画蔷而来蔷之画为不谬矣。】说着，果然将

雀儿放了，一顿把将笼子拆了。龄官还说：“那雀儿虽不如人，他也有个老

雀儿在窝里，你拿了他来弄这个劳什子也忍得！今儿我咳嗽出两口血来，太

太叫大夫来瞧，不说替我细问问，你且弄这个来取笑。偏生我这没人管没人

理的，又偏病。”说着又哭起来。贾蔷忙道：“昨儿晚上我问了大夫，他说

不相干。他说吃两剂药，后儿再瞧。谁知今儿又吐了。这会子请他去。”说

着，便要请去。龄官又叫“站住，这会子大毒日头地下，你赌气子去请了

来，我也不瞧！”贾蔷听如此说，只得又站住。宝玉见了这般景况，不觉痴

了，这才领会了划“蔷”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贾蔷一心都在龄

官身上，也不顾送，倒是别的女孩子送了出来。 

  那宝玉一心裁夺盘算，痴痴的回至怡红院中，正值林黛玉和袭人坐着说

话儿呢。宝玉一进来，就和袭人长叹，说道：“我昨晚上的话竟说错了，怪

道老爷说我是‘管窥蠡测’。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我竟不

能全得了。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蒙侧批：这样悟了，才是真

悟。】袭人昨夜不过是些顽话，已经忘了，不想宝玉今又提起来，便笑道：

“你可真真有些疯了。”宝玉默默不对，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只



是每每暗伤“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此皆宝玉心中所怀，也不可十分

妄拟。 

  且说林黛玉当下见了宝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从那里着了魔来，也不便

多问，因向他说道：“我才在舅母跟前的，明儿是薛姨妈的生日，叫我顺便

来问你出去不出去？你打发人，前头说一声去。”宝玉道：“上回连大老爷

的生日我也没去，这会子我又去，倘或碰见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这么怪

热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妈也未必恼。”袭人忙道：“这是什么话？他

比不得大老爷。这里又住的近，又是亲戚，你不去，岂不叫他思量！你怕

热，只清早起到那里磕个头，吃钟茶再来，岂不好看？”宝玉未说话，黛玉

便先笑道：“你看着人家赶蚊子的分上，也该去走走。”宝玉不解，忙问：

“怎么赶蚊子？”袭人便将昨日睡觉无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坐的话说了出

来。宝玉听了，忙说：“不该。我怎么睡着了，亵渎了他。”一面又说：

“明日必去！” 

  正说着，忽见史湘云穿的齐齐整整，走来辞说家里打发人来接他。宝

玉、林黛玉听说，忙站起来让坐。史湘云也不坐，宝、林两个只得送他至前

面。那史湘云只是眼泪汪汪的，见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时

薛宝钗赶来，愈觉缱绻难舍。还是宝钗心内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诉了他婶

娘，待他家去恐受气，因此倒催他走了。众人送至二门前，宝玉还要往外

送，【己卯、庚辰、有正、蒙，双行夹批：每逢此时就忘却严父，可知前云

“为你们死也情愿”不假。】倒是湘云拦住了。一时，回身又叫宝玉到跟

前，悄悄的嘱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你时常提着打发人接我去。”

宝玉连连答应了。眼看着他上车去了，大家方才进来。要知端的，且听下回

分解正是。 

 



  【蒙回末总批：绛云轩梦兆是金针暗渡法，夹写月钱是为袭人渐入金屋

地步，梨香院是明写大家蓄戏不免奸淫之陋可。慎哉慎哉！】 


